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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督教本土化研究的基本理路

“本土化”(Inculturation)一词在中国基督教①研究

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其内涵主要是指基督教与

中国本土文化的妥协和融合。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

本土化，还包括本色化(Indigenization)、中国化(Sinoli⁃
zation)、地方化 (Localization)、处境化 (Contextualiza⁃
tion)、全球地域化(Glocalization)等几个与之相近的概

念。关于中国基督教本土化，国内学界已有一些理

论探讨和实证研究。

在理论探讨上，很多学者都有着关于基督教本

土化的认知和界定，总的来说，可以大体归纳为两种

观点：(1)希望基督教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的基督教，是

一种未来的未完成的本土化，强调基督教与本土文

化的对立与冲突；(2)全球地域化，是一种正在完成的

本土化，是实际发生着的在日常生活中的本土化，强

调会通与融合。[1]前一种观点以王晓朝为代表，后一

种观点以吴梓明为代表。

王晓朝认为，基督教的“本土化”指的是基督教

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整个过程[2]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历

史过程，基督教本土化一方面改造着基督教，另一方

面也改造着本土文化。其观点实质上隐含着将基督

教与本土文化视为两种具有实体的异文化，在基督

教真正完成所谓的本土化之前，两种文化必然将永

远处于冲突和调试的过程中，而吴梓明则提出运用

“全球地域化”的概念来研究中国基督教，他认为基

督教必然会在全球地域环境、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孕

育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基督教，这是全球地域化

的必然结果，基督教在中国也不例外。[3]

在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实证研究上，以吴飞和

张杰克两人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。吴飞对中国华北

一个天主教群体的研究中，用了“技术化”这一概念，

并从教会世俗治理技术、宗教治理技术、时间技术、

个体技术和记忆技术呈现了天主教对于这一信教群

体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，并用“技术同质化”或仪

式技术化的概念来解释天主教徒与一般农民为什么

在日常生活中并无区别。吴飞运用“技术化”概念的

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所强调的要超越

讨论天主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会通与融合的局限，并

深入到信徒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当中来理解信徒

真实的信仰状况和天主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。

吴飞得出的结论是：如果中国农村的天主教都像他

笔下的华北天主教群体的话，那么本土化的唯一效

果不过是仅仅能够让基督教在中国生存下去，而不

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。[4]张杰克的《罪的负

重：华东某村基督徒反偶像崇拜的田野调查》正是在

论基督教本土化研究的阶序视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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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飞思路上的一个继续推进，他也运用了“技术化”

的概念，对华东的一个农村基督教群体进行了深入

细致地调查，印证了吴飞对华北天主教群体的判断：

中国华东的这一基督教群体与其周围其他不信教的

村民也没有太大不同，即中国农村基督徒与天主教

徒一样缺乏内在的伦理。张杰克最后运用了“技术

化”的概念对这一基督教群体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

进行了有力地分析。[5]

二、“阶序”与阶序视角的运用

无论是对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理论探讨，还是

运用“技术化”概念的实证研究，对于解释中国基督

教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都有各自的解释力，

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忽略了基督徒自身的观点，特别

是从宗教信仰者自身的宇宙观来做分析，其在一定

程度上忽略了宗教行为者的主体性和宗教之生存土

壤的地方性。[6]笔者认为将路易·杜蒙(Louis Dumont)
的阶序理论引入到对基督教本土化这一现象的分析

能够弥补上述缺陷。

法国社会人类学家路易·杜蒙在著作《阶序人：

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》一书中提出了阶序(hier⁃
archy)理论，并将“阶序”界定为：“一个整体的各个要

素依照其与整体的关系来排列等级所采用的原

则。”在杜蒙看来，阶序是一种关系，一种可以称为

“把对反含括在内的关系”(the encompassing of the con⁃
trary)，在阶序逻辑中，阶序关系是整体和要素之间的

关系，具有价值优越性的一方获得了普遍性的地位，

而其对立面则成为整体中的组成部分，而且是次要

的组成部分，并遭到贬低。[7]

阶序原则虽然是杜蒙在研究印度卡斯特制度时

发现的，但却不是印度社会所独有的现象，而是人类

生活的一项基本而普遍的原则。阿尔君·阿帕杜莱

(Arjun Appadurai)通过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式考证了

阶序观念的谱系，发现阶序概念在前人关于其他社

会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[8]，虽然如此，但的确是杜蒙

将这一概念重新认真提出的。杜蒙的《阶序人》出版

以来，人们对于这部著作本身以及“阶序”理论都有

很多的反响，杜蒙在 1980年英文版定版前言中已经

对这些反响进行了系统地回应和评价。

到目前为止，中国学界对杜蒙及其阶序理论的

关注较少，主要是一些介绍性的文章[9]，也有一些对

其理论的实际运用，其中梁永佳是较早运用杜蒙阶

序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。梁永佳对大理白族的宗教

复合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，分析了地域崇拜中的阶

序结构，并完成其博士论文和著作《地域的等级：一

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》[10]。龚浩群对现代泰国

文明化进程中将佛教与神灵信仰阶序建构的现象进

行了研究分析。[11]我国台湾学者林淑蓉以杜蒙所研

究的印度社会作为比较研究的起点，在侗人社会特

质的研究中，她以身体与权力关系的架构来处理侗

人平权社会的差异与阶序的问题，并探讨了平权与

阶序如何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的可能及其机制，延

续了杜蒙阶序理论的比较研究文化认识论的立

场。[12]另一位我国台湾学者何翠萍对含括性整体文化

价值在遭遇外力时的延续与改变进行了探讨，其运用

杜蒙的价值阶序整体观研究了20世纪晚期，在国家力

量之下景颇族载瓦支系社会家族亲属伦理的变动性，

突出和扩展了杜蒙阶序价值整体观的开放性与变动

性。[13]这些研究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对杜蒙的阶序观点

进行了运用和延伸，显示了阶序理论的解释力，但非

常遗憾的是，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在没有理解杜蒙阶序

观点内涵的前提下，仅仅将阶序理解为杜蒙所极力

反对的社会阶层的概念，这是相当可惜的。

Pauline Kolenda分析了《阶序人》中的七种不同

种类的阶序：受布列格研究启发的“四分体”(即阶

序、隔离、互依和洁与不洁)概念、瓦尔纳等级与两个

高等级的瓦尔纳的(身份与权力)分离原则、含括与被

含括、整体主义、以普遍价值和阶序的普遍价值来比

较不同社会、印度的阶序原则对比西方的平等原则、

极端的遁世修行者。 [14]笔者认为，阶序的观点有助

于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基督教这一世界性宗

教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与实践，进而避免完全从客位

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中基督徒的信仰，特别是他们的

信仰实践与传统文化的关系，而从阶序的观点出发，

转变为从基督徒的宇宙观来看待他们自身的信仰实

践，能够体现对被研究者的重视，突显被研究者的主

体性和基督教所生存土壤的地方性。[1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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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将阶序观念引入基督教本土化研究的进一

步思考

笔者对黔东南黑苗②基督教群体有着持续的观

察和研究，与其周围的邻居不同，黔东南黑苗基督徒

不会在家中堂屋设神龛或在火塘边设凳子供祖先灵

魂居住，其不在祖先的坟墓前烧香烧纸祭拜祖先，也

不参加与祖先祭祀相关的传统节日鼓臧节，不会参

加任何祭鬼的活动，不会为婚丧嫁娶选择日子。实

际上，他们对待自己信仰的基督教态度非常严谨和

认真，只相信这世上只有上帝这一位真神，信仰死后

灵魂能够得救、得永生，他们认为所有祭祖祭鬼的行

为都是祭拜假神，是祭拜魔鬼、祭拜偶像的行为。黑

苗基督徒有他们自己的宗教行为和习俗，其频繁地

礼拜、祷告，他们不吃血，过基督教的节日，这些都是

黑苗基督徒与他们的邻居所不同的地方，但他们还

有很多相同的行为和习俗，如他们进行一样的劳作

和生产、有一样的亲属制度和家族制度、一样的节日

习俗，以及在春节、吃新节和苗年中一样地招待宾客

和礼尚往来。[16]

该如何理解苗族的传统习俗和基督教信仰同时

存在于黑苗基督徒身上？而在他们自己看来，两者

的并存并没有什么不妥。这样一种现象可能会给人

们留下一种印象，即这些所谓的归信者对待基督教

采取的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，表面上只相

信上帝一位真神，实际上采取的是多神信仰者，就如

当地的其他黑苗群体在原有的传统信仰之上，也会

去祭拜汉人的神灵，把汉人的神灵纳入到自己原有

的信仰体系中来。在很多人甚至是专门从事基督教

研究的学者眼中，中国农村的基督教有很强的功利

性特点，具有很强的民间信仰化 [17]或者民间宗教化

倾向[18]，或者被解释为是一种“外在的敬虔系统”[19]。

然而以这样的观点来理解中国农村基督徒的信仰与

实践是否真的合适？实际上，在笔者的访问中，几乎

所有当地地方文史工作者和乡镇干部也都以这样的

观点来理解黑苗基督教徒的信仰实践，他们的目的

很明确，就是为了突出黑苗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和包

容性，而不愿意承认基督教这种外来宗教有改变黑

苗传统文化和观念的能力。

在经过长期的参与观察之后，笔者发现用多种

宗教结合的观念来解释黑苗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和习

俗是不恰当的，这是因为他们能够明确地区别黑苗

传统的信仰习俗和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差别，并且把

这些传统苗族祭祖祭鬼的行为说成是拜魔鬼和拜偶

像的行为，而把那些延续的下来的黑苗传统习俗重

新解释为世俗的，与宗教信仰无涉。郭思嘉(Nicole
Constable)在对香港崇谦堂一个客家基督徒群体的研

究中指出，客家基督徒在实践基督教信仰的同时，也

保留了很多传统客家习俗，她也不赞同采用多宗教

结合的观点来解释客家基督徒这一现象，而是采用

纳什(June Nash)的“二元信仰体系”[20]观点来解释。

她认为崇谦堂的基督徒保持的一种二元的分离的信

仰体系，一方面，他们保持着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习

俗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信仰，虽然

当地基督徒宣称他们的行为与非基督徒很相似，但

他们潜在的目的和动机则是不同的。因此，郭思嘉

并不赞同当地人的说法，并认为他们的目的和动机

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不同，他们仍然延续了传统信

仰趋吉避凶的心理，即传统客家人的精神，并将之解

释为“基督徒心灵与华人精神”的结合。[21]

纳什和郭思嘉“二元信仰体系”的观点虽然很有

解释力，但却不能解释黔东南黑苗基督徒的信仰实

践。笔者认为，大多数黑苗基督徒已经拥有了基督

教宇宙观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用它来解释自己的生

活和周围的世界，虽然他们也保留了一些黑苗传统

的生活习俗，但对于以黑苗传统信仰为核心的传统

宇宙观则是完全排斥的。虽然他们也认识到苗族的

身份对他们很重要，但他们不会因为这些而去特意

迎合世俗的要求，且他们会为自己偶尔策略性地迎

合世俗行为而向上帝祷告忏悔，因为基督教已经成

为他们所有行为的最终参考和依归，他们努力地将

自身的生活有序安排在基督教宇宙观之下，将传统

的信仰习俗置于基督教信仰的对立面，并将其贬低

成为魔鬼和偶像崇拜，将需要保留的苗族传统习俗

重新解释为世俗的，使之不与基督教信仰相冲突，因

而黑苗基督徒的信仰实践是一种阶序观念之下的信

仰实践。

基督教宇宙观所蕴含的价值体系牵引着其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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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素去含括、压缩传统宇宙观中的祖先和鬼等持续

存在的元素，但却使之进入了次要的被贬低的脉络

中去。虽然这些旧的元素在原有的宇宙观中占据了

最重的位置，但有了基督教宇宙观后，这些元素就不

应该用旧的宇宙观角度去理解，而应该从基督教的

宇宙观来看待。那些苗族传统习俗之所以持续存

在，并不是因为基督徒主观上不想改变，这与郭思嘉

所研究的崇谦堂客家基督徒有所不同，而是现实的

原因使得他们无力做出改变，是由于基督徒群体本

身的弱小造成的，也是他们生活在世俗世界的策略

性需要，而且在他们的观念里，所有黑苗传统的习俗

也都已经经过了世俗化或者基督教化的改造，因此，

应该从基督教宇宙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文化元素。

回到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基督教研究学者的观

点，其认为中国农村的基督教有很强的功利性特点，

具有很强的民间信仰化或者民间宗教化倾向。如果

从基督徒宇宙观阶序性建构的视角来看，以这样的

观点来解释中国农村基督徒的信仰与实践是值得反

思的，特别是对那些完成基督教宇宙观建构的基督

徒来说，这样的解释也很难为他们所接受，而阶序的

观点是一种重视信仰者主位立场的观点，其让人们

更加重视对基督徒精神世界和超验价值的关注。

注释：

①本文所指的基督教除了根据上下文对应特指新教外，

其余都表示包括新教、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内的基督教。

②“黑苗”是苗族的一个类别或支系，是以服饰为标准对

苗族的一种划分，因衣着尚黑，而被称为“黑苗”，这是一个很

笼统的泛称，因为“黑苗”内部又可以划分为很多种类。这一

他称在明代就已经出现，所指称的人群范围也有过几次变化，

到了清代，基本上可以用来指称生活在黔东南地区的苗族。

基督教传教士塞缪尔·克拉克、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及民国时期

吴泽霖等沿用了这一称呼，当代人类学者张兆和等也继续使

用了这一称呼，因循学术习惯，本文也沿用这一称呼。在本项

研究中，“黑苗”主要指涉生活在贵州东南部巴拉河沿岸一带

的苗族，大都自称嘎闹——ghab nus(苗语中部方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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